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莫家詠：大家好，如果大家像我一樣很幸運已經看了展覽的話，應

該會留意到這個展覽除了把朱老師過去三十年來的創作，比較全面地

去呈現以外，令人印象最深的就是，我們可以看到朱老師創作的理念

不斷在改變、在壯大、在昇華，特別是他最新的 2009 年，還有 2010

年的兩組作品─〈囚〉和〈立方體〉，可以說是到了另外一個層次，

從影像的關注到觀念的關注，從有形到無形，裡面有千言萬語，所以

今天想請朱老師跟我們談一談您創作背後的那些理念。

朱　銘：各位貴賓大家早安。本來我是搞藝術的，因為時間很短，

所以針對這個不是藝術的話題先談，就是〈立方體〉。（圖 1）〈立方

體〉這件作品跟藝術沒有什麼關係，很奇怪為什麼會來談這個，因為

我發現立方體這種「方」的東西在生物中是沒有的，不管是天文還是

海底世界，在細菌或者是細胞什麼地方都找不到，沒有方。為什麼我

這麼有興趣？因為我們曾經邀請過生物學家和人類學家來討論過，的

確沒有，因為「方」違反了生物的原則。為什麼違反生物原則？因為

生物一定是動的，你想想看這頭髮裡面是在動的，指甲裡面也在動，

沒有靜止的東西，那麼「方」剛好就是不會動，要推它才會動，所以

它不適合這個世界，非常不適合。比如說我們用一個小小的跟細胞一

樣大的「方」，放在細胞裡面，過了幾年或者是幾十年，它可能會變

成各種各樣的造形都可能，就是沒有方。一塊木頭、石頭放在戶外，

幾十年之後它也不是方的。所以「方」是人類的偉大發明，地球生物

幾億年來都相安無事，那麼長的時間對地球都沒有傷害，而且對地球

有益，直到人類出現，才幾百萬年而已就發明了這個方，但這個東西

是不好的，對地球不好，對人類不好。人有了方之後，從來都沒有離

開過它，上班、上課、回家，通通都沒有離開過，全部都是方，到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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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過世也用一個方的棺材來埋葬。這個不重要，重要是埋葬之後幾十

年它又改變，變成什麼形都可能，但就不是方，你就知道這個「方」

在自然世界和生物當中是那麼的不適合。

「方」對人的不好可能很難理解，如果用「圓融」來跟它比較就

很清楚。方就是沒有圓融的思維，圓融的思維是不管作什麼事，都要

考慮到會不會危害對方，會不會對環境不利，這就是圓融的思維。

「方」不是，方就是我想要怎麼樣就怎麼樣，譬如說戰爭，戰爭的目

的是什麼？你的土地最好變成我的，我就是要你那一塊土地，所以就

發起戰爭了，不惜死多少人都沒關係，這叫作「方」的概念，實在是

很糟糕的事情。有很多例子，譬如地球的樹木一直被砍，砍了好多，

他根本就不考慮。譬如說那一座山，政府就發標，標到的人說我是合

法的，就把樹全部砍倒，連根拔起然後就造路，因為沒有造路木頭不

能運下來，整座山就弄得亂七八糟，可能要五十年以上才能夠恢復。

這些人不會想到對地球，對其他的環境有沒有造成傷害，他不會考

慮。你想想看這個地球是要給我們用好幾億年的，但人類只用短短時

間就已經消耗太多資源，像石油聽說再不到五十年就沒有了，我們以

後的子孫回頭想一想這些祖先，應該會覺得很野蠻，短短的時間就把

地球的資源搶得差不多快光了。這是為什麼？就是「方」的概念，根

本沒有考慮到什麼問題，只求我現在可以享用就好。

這個「方」的概念實在很多，講不完，譬如說我們的風俗習慣、

迷信的問題。如果我們家前面有一棟房子，屋子的尖角朝向我們這

裡，有些人就覺得可能會生病，嚴重可能會死人。這種迷信、風俗的

事情更多，講不完，所以方的概念實在是很嚴重的事情。生活當中也

是到處都有方，我們從來都沒有離開過方。因為有方的概念才會有鋼

筋水泥，因為有鋼筋水泥才能夠蓋大樓，大樓一蓋起來，像臺灣人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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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棟大樓幾百間房間，事實上只有外圍那極少數有窗，其他沒有窗，

在中間的連門都沒有，因為都是用電梯交通。這樣的生活是很糟糕

的，是會影響人以後的思想，也會影響生活，人就會變。這我不要講

太多，其他的都不能講了，因為我們時間實在太短了。

再談〈囚〉這件作品，其實我刻〈人間系列〉刻了三十年，以前

都是注意造形的問題、美學的問題，後來我就想再接下來，應該要進

入人的生活、思想的問題，生活的點點滴滴的問題，所以變成刻人間

的內心的問題，那些看不到的東西，所以這件作品不解釋會看不懂

的。像這個籠子有一對新婚夫妻，在那邊很高興地拍照，（圖 2）大

家都說結婚就是那麼悽慘，事實上不是。要知道這一個籠子可以解釋

兩個問題，一個問題是這籠子是他們兩個做的，而且他們也有鑰匙，

隨時都可以出去，隨時都可以進來，所以有的人是出去又進來，有的

人是談一談就出去了，從來沒有再進來過。最多的人是關一輩子，像

我就注定要關一輩子啦，我跟我太太已經關了那麼久，關五十幾年，

想要出去也找不到鑰匙了。所以這一個籠子可以解釋兩面的問題。

還有這個籠子分兩個顏色，黑的那一邊代表負面的、不好的，那

個白的就是正面的。（圖 3）兩個人站在那裡，籠子裡面沒有隔開是

相通的，黑色那邊是被關的，所以鑰匙在外面，他沒有辦法出去；白

色的他是自己關的，所以他有鑰匙。其實黑的和白的籠子中間沒有隔

開，只有一步之差，就跨過來可以拿到鑰匙，就可以出去了，但為什

麼他不要呢？有些人就想不通，怎麼會有這種人。有！你想想看我們

的社會，是不是很多壞人跟我們生活在一起？有時候坐在你的旁邊你

都不知道。那些做壞事的人不笨，他很聰明，也許比我們還要聰明，

但為什麼他沒有想要出去？他想，可是他不要，為什麼不要？我就喜

歡這樣子生活，我不要改變！這些人，他也知道只一步之差跨過去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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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過正常的生活，不用繼續做壞事，但他不要，所以就一直站在那邊。

那麼這個好人為什麼會自己關起來？就跟剛才解釋的一樣，是為了做

自己想做的事情，比如說我要去做義工、我要做好事，現在很多董事

長退休後去做義工，去慈濟去做義工好多人做得好高興，願意這樣去

做。還有另外一籠是真的囚犯，（圖 4）所以這個籠子大概是在解釋

這個問題。

莫家詠：其實我們可以看到朱老師，今天來的來賓應該有很多，我

知道是朱老師的粉絲，我們廣東話說就是 fans，那他們對您的作品

都非常的認識，可能會覺得跟早期的作品風格很不一樣。朱老師的好

朋友董振平教授跟您相知多年，董教授本身研究美術，也是很成功的

雕塑家，董教授您覺得作為一個旁觀者、一個朋友，您如何去看朱銘

老師創作理念上的轉變？

朱　銘：我想先講一下，我這個朋友董振平是藝術家，他住在美國，

今天是特地從美國飛回來，讓人非常感動，這個是我的好友，我們是

一起的戰友。

董振平：朱大師，各位現場的貴賓，還有館長以及這次承辦的所有

單位，還有在場的專家學者，我覺得能站在這個位置跟朱老師一起，

是我個人的榮幸，而且我是朱老師的後輩，能擔任今天座談的題目，

我不敢說我要能怎麼樣斬釘截鐵地闡釋朱老師的創作，只能說這是我

個人的一些觀察跟看法。我記得我在大學的時候就聽過朱老師，看過

朱老師的作品，第一個印象覺得朱老師這個名字實在是太好了，朱

銘，講快一點就變成「出名」，後來果然就是非常出名，而且一直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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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到現在。所以人真的名字要取得好，如果取不好就很傷腦筋。我覺

得朱老師的人品跟個性非常率直、執著，藝術家有今天的成就，除了

天分以外還有他的努力，剛才座談中朱老師說自己每天持續地在創

作，從來沒有停過，七十幾歲的年齡現在依然健壯，是非常了不起的。

對於朱老師的作品，我套用朱銘美術館林振莖研究員談到的「人

間三境」的問題，朱老師選擇以〈人間〉這樣子的系列來呈現，我

第一個感覺就是，他所刻製的這些人物、造形，都來自我們的生活

之中，有他的家人、他的親屬，跟他的後代，或者是他觀察社會的

結果。這些人物跟真人是同尺寸的，幾乎是實體的尺寸，所以看到

這樣的人物一排在廣場上的時候，有時會有種時光錯置的感覺，覺得

它們有可能是真的一排觀眾在排隊，叫人分不清楚到底哪排是作品。

（圖 5）這種關係的錯置，是因為擬人化的方式所呈現出來的，這是

一種我覺得是東方從早期到現在我們一直在談的「鑲入」，把它鑲在

什麼地方，把它裝在什麼地方。我覺得朱老師的作品就有這種「鑲

入」、「鑲嵌」的觀念，他刻意在作品前後之間留出空位，讓群眾可

以走進去觀看或排隊怎麼樣的，這在觀念創作層面是一類融入，是一

種行動，或者是與藝術作品產生連結的一種形式。當然材質的選擇與

多媒材的融入處置，我們不需要去談，它本來就包含在這裡面。但是

這種「錯置」與「鑲入」的手法，讓人感覺到在恍惚之間，將時光或

空間的前後、真與假、虛跟實之間作了一種變換。回到我們的真實人

生不就是如此，前一天、後一天，現在與過往一直不斷地在轉換。是

以〈人間系列〉事實上闡述了一個很清楚的概念：人是被無形框架所

圈圍於內，更因體制而無法脫離。

再談到朱老師後期創作〈囚〉和〈立方體〉的系列，如同朱老師

所談到的婚姻、囚犯，或者是生活中一些繁雜的瑣事，讓我們都有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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種無力感，沒有辦法去擺脫這些繁雜的事物。因為我們是人，所以必

須生活在這樣的處境裡面，沒有選擇的餘地，要顧慮家人、親友、上

司、後輩等等，所有事物都牽絆著自己。這時候我們需要作出一些選

擇，譬如選擇放下，放棄這些牽絆，選擇逃離。所以〈囚〉基本上是

描述人處在這樣的環境裡面，是無法去設想也沒辦法去逃避的，但是

我們可以站在外觀者的角度，來看待它會產生一個什麼樣的結果。以

〈囚〉來說的話，事實上讓我想到我們處在資本主義的社會裡面，會

發現到物質完全不會匱乏，生產過剩，到處都是金錢掛帥。在這樣一

個結構內面，反而會逐漸顯現它的精神本質愈趨式微。因此我想到朱

老師的作品裡有種潛在的存在形式，形而上的一種詮釋手法，透過了

這樣一個〈囚〉的方式來讓我們理解，脫離了囚之後，我們所感受到

的那種溫馨、歡樂跟無懼那樣的感覺。所以我認為它比較偏向一種形

而上的，讓我們可以退一步去想─如果不受制於這些物質表象或者

是欲望，我們是不是可以活得更好？可以活得更輕鬆、更自我，身為

一個人在這樣的人世間。所以他有所謂的「浮世人間」、「自在人間」

這些系列作品，在在顯示這些寓意。

從〈囚〉慢慢進入到〈立方體〉之後，剛才朱老師也特別提過，

他的這系列作品有別於以往，他完全是以期待這樣的一個系列作品，

可以從所謂比較理性、比較科技的觀點來看待我們所面對的社會。

我在想，今天全世界人口已經超過六十億以上，繼續倍數的成長，

我們可以想像未來社會是怎麼樣的一個光景，其實在許多電影裡，

已經看到有些導演模擬未來可能產生的情境。像在朱老師的〈立方

體〉裡面，我個人的感受是覺得，如果可以用比較理性的觀點看待

他所提到的所有事物，看到這樣的作品時，我們一定可以體會到它

是存在這整個結構裡面，譬如說一個立方的框架，中間堆置了一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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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的結構在這樣的形體裡面。（圖 6）如果〈立方體〉作為〈囚〉系

列的一個後續發展，那麼我覺得朱老師是在嘗試，去展現一個完全

屬於他自己，獨領風騷的一種個人路徑、一種坦途，讓藝術跟科技

可以結合在一起。當然，我覺得從朱老師的〈人間系列〉一路走過

來，「人」還是他作品最重要的本質，因此〈囚〉跟〈立方體〉給我

一種感覺，就是「相由心生」，它可以容許觀者看到他的作品以後，

包括前面〈人間〉的那些系列，可以有自己的想像、觀點去觀察，

看看能想像到怎麼樣的地步，能感受到些什麼樣的東西。「相由心

生」是由每一個人自我的相，看到了這個相，然後產生出一些自我

的感覺。在我們現今的社會，人浮於事，總是被過多的事物牽絆、

影響，我相信朱老師是想透過這些群像，從自我發展想像的環境裡

面去超越，超越這些牽絆、束縛，使得自我可以解放。這個便是〈囚〉

跟〈立方體〉所演示的，我覺得是一種存在形式的觀點，從它的框

架、它的架構意象上來看，以上是個人的一些想法。

莫家詠：聽過藝術家本人的分享，我們知道從他的角度出發，怎麼

樣看他自己的作品，我們也聽到跟他認識多年的學者，看到了他的作

品跟觀者之間的互動，當中的一些連繫和溝通，再反過來認識他如何

去解釋他對這個世界的期待和看法。談藝術家自己的作品，當然藝術

家他有最大的發言權，另外一個我想應該就是朱銘美術館的館長吳順

令教授，可能是第一位有演繹權的專家。我想請教吳館長，很多人覺

得朱老師的作品很有內涵，很有思想，裡面的層次很複雜，很豐富，

有人說很東方，有人說現代，有人說傳統跟現代都有，那您的看法

呢？朱老師作品的內涵是怎麼樣的一個面貌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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吳順令：謝謝。講詮釋朱老師我當然還是在學習，認識朱老師也應

該有三十年左右了，也算滿了解朱老師的，今天有這個機會跟大家分

享一下，我對朱老師作品的一些看法，如果有說不對的地方，請大家

多多指教。

首先，我想了解朱老師可以從他的一個創作的歷程，還是生命的

歷程跟生活的歷程來看，基本上就是大家所熟悉的三個階段─從

〈鄉土系列〉到〈太極系列〉再到〈人間系列〉，這是三個分法，從

他的生活面、創作歷程來分的。當然朱老師自己說不管〈鄉土〉、〈太

極〉或是〈人間〉，其實都在談「人間」，所以總的合起來也可以叫

〈人間系列〉，這是朱老師對他自己作品的一個看法。

朱老師在創作的歷程中提出一個主張，就是「藝術即修行」，這

是談創作的態度跟方法的問題。「修行」這兩個字很容易讓人以為就

是像佛教的修行，很多人會問朱老師，是不是跟佛教一樣也要閉關去

敲木魚？其實修行這個概念是一個共法，我想只要涉獵過一些中西思

想的人大概都知道，修行是一個很普遍的概念。我是這樣替朱老師作

區分，佛教是「修心成佛」，以儒家來講就是「修德成聖」，以朱老

師來講他是「修藝成家」。他修藝術，成為一個藝術家，修行的態度

其實是一樣的，只是他們的目標不太一樣。當然，達到最後的一個生

命的最高境界，我想也是相通的，在這裡做這樣的一個說明。

朱老師在「藝術即修行」的理念之下，如何推動整個藝術創作的

歷程，我大概分成兩個部分來談，第一個，就是他對自己正面地、不

斷地超越、突破的能力，朱老師覺得藝術這種工作是全心全意、非常

紀律的，沒有浪漫也沒有靈感，純粹就是非常有紀律的埋頭苦幹。所

以他全心全意不斷地去超越自己，挑戰不同的材質，挑戰不同的主

題，挑戰不同的領域，一直地往前衝，衝到現在都快八十歲了還在衝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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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是修行的第一個態度。第二個態度就是「丟」的哲學，朱老師認為

要成為藝術家一定要有自己的風格，把心中的那個「我」叫出來。那

個「我」是什麼？大家可能平時會認為我是誰、我是誰，每次自我介

紹的時候都會說我是誰、我是誰，但是那個是真正的你嗎？我們有太

多東西都來自於外在，學校學習的，電視、報紙看到的，師長、父母

教導的，我們平時理解的那個「我」和那些知識，可能跟我都不相干。

朱老師認為要成為藝術家，需要透過「修行」的方式去展現自我，

除了剛剛的全心全意之外，還有就是要「丟」。朱老師有一個「丟」

的哲學，包括丟名、丟利、丟技巧、丟顏色，甚至老師都要丟。他當

時跟第二位老師楊英風拜師的時候，楊老師就跟他說不要學我，你學

我頂多成為楊英風第二，永遠沒有朱銘。朱老師很謙虛地講，他當時

根本不懂這句話的意思，覺得我不是來你這邊學習嗎？為什麼不要學

你？但事後他體會到楊老師真是苦心，非常用心地提醒他這一點，所

以朱老師這方面一直在丟。當他第一次在歷史博物館成名之後，很多

人叫他不斷地刻〈鄉土系列〉那些關公、水牛，其實就夠一輩子吃喝

不盡了，但是朱老師不要。他繼續去刻〈太極〉，刻〈太極〉得到很

多負面評價，可是當〈太極〉出來的時候，尤其在香港展覽了以後，

他成為了一個國際知名的藝術家時，很多人在想他這輩子應該停留在

〈太極系列〉了，但是當刻到〈太極—拱門〉的時候，他又停止了，

他認為太極的語言他已經講完，所以繼續朝〈人間系列〉邁進。我想

這是不停地「丟」的一個過程，包括名利、技巧等等，他覺得生命不

是重複的，而是不斷地往前超越的過程。這個修行的態度，我就跟大

家在這裡作一個介紹。

今天在介紹作品的時候，我也跟大家提到，朱老師雕刻的時候發

明了一個快刀法。「快刀」就是他下刀的時候要非常地快，快到比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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己的思想還快。因為刻東西時，腦中如果思想一直出現的話，自我就

不會出現，只有刀快過思考的時候，最本來的「自我」才會出現，這

都屬於修行的一個法門。

再來，如果從朱老師創作的作品內容來分析的話，可以從〈人

間系列〉展的三個主題來談：「有情人間」、「自在人間」跟「浮世

人間」。嚴格講這三個人間不應該是並列的方式，應該只有「有情人

間」跟「浮世人間」，「自在人間」是這兩個人間抽象出來的一個本

質的概念。朱老師自己講，他面對人間，有時候在裡面，有時候在

外面，在裡面就是「有情人間」，在外面就是「浮世人間」。什麼叫「有

情人間」呢？其實就是人與物、人與人之間的感通，而產生的一種

情感的投射所雕刻出來的作品，這部分在朱老師早期的〈鄉土系列〉

當中表現得特別明顯。因為放牛，所以他刻水牛，他刻水牛又跟牛

產生了感情，所以牛這個作品他不叫水牛，他取名叫〈伴侶〉，叫〈親

情〉；朱老師讀古代的歷史，欣賞古代的歷史人物，所以他刻關公，

但是關公他不叫關公，叫〈正氣〉；朱老師刻牛車，是刻一頭牛拉著

很沉重的木頭往前進，兩個農夫在後面幫忙推，這件作品在 1976 年

朱老師第一次歷史博物館展出時，造成非常大的轟動。因為 1970 年

代臺灣面臨政治外交的困境，興起一股鄉土文學的風潮，朱老師這

件作品成為大家一起同心協力往前走的代表符號，其實某種程度安

頓了當時大家漂泊的心靈。這些作品之外，再舉一個例子，在香港

很多重要地標都有朱老師的作品，其中有一件是中國銀行前面的〈太

極—對招〉。我聽朱老師說過這件作品的故事，在早期意識型態比較

強烈的時候，基本上不希望朱老師的作品放在那裡，但是貝聿銘先

生很堅持，希望朱老師的作品放在那裡，後來是由一位徐展堂先生

買下來放在那個地方。但是朱老師替這件作品取什麼名字大家知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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嗎？叫作〈和諧共處〉。一個對招但是取的名字是和諧共處，我想這

是一個藝術家他看待人世間的時候，他用有情的角度來看的時候，

是這樣在理解的。所以「有情人間」其實是從人情感的投射所展現

出來的作品形式。

再談「浮世人間」，「人」跳出來了，「我」跳出來了，如果用王

國維論中國詞的意境來講的話，他有兩個意境─「有我之境」跟「無

我之境」。「有我之境」就是以我觀物，裡面有我；「無我之境」就是

我融入了大自然當中，我跟萬物一起，所以「無我之境」其實就是老

師的「浮世人間」。這時候他像莊子講的那隻大鵬鳥，飛到九萬里

高，往下看這個世界，他其實是更全面地在觀照整個人間的歷程。

這時候朱老師跳出來冷眼看這個世界，他看到的是一個普遍的生命的

流轉，看到生老病死的歷程，這時他對人間不再是以情感的角度在

看，而在看一個規律。像朱銘美術館有一區叫石雕區，因為石雕在長

期的曝曬之下風化得非常快，我們很擔心作品會毀壞，但是朱老師說

沒有關係，作品跟人一樣都有生老病死，就讓它自然地這樣下去，歸

納起來就是一個生老病死的歷程，人間就是這樣的一個歷程。所以朱

老師在雕作品的時候就不再給它一個名稱，因此「浮世人間」的作

品沒有名稱，沒有像我們講「關公」、「水牛」這樣的名稱。這很像

中國道家，尤其是老子講宇宙形成流轉的過程，其實可以從無到有、

從有到無的不斷循環，我想這是朱老師的「浮世人間」的精神。

最後談「自在人間」，我說「自在人間」並不是跟「有情」與「浮世」

對等的三個系列，它其實是「有情」和「浮世」所抽離出來一個背後的

指導精神。剛剛大家看過〈囚〉跟〈立方體〉，〈囚〉其實是講人性的本

質，人性的本質最根源的就是自由，是一個講自由跟選擇的問題─

人有自由選擇的權利，朱老師的〈囚〉是利用辨證的方式讓人理解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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個概念。我們平常看到囚會想到它是一個囚籠，是一個束縛我們的囚

籠，但就像剛剛朱老師講的，其實像人選擇婚姻，婚姻可能束縛了他，

但也可能是兩個人的愛的小窩，有一個安身立命之處，這個囚反而變

成一個非常正面的東西。所以不管是犯罪、不犯罪，囚裡、囚外基本

上都不重要，都在你一念之間，如何去掌握自己的自由的心靈，來去

過你的人生。我想朱老師在創作〈人間系列〉長期的觀察當中，已經

從個別面相進一步掌握到一個共相，掌握到生命很本質的東西。

至於〈立方體〉，朱老師是從科學的角度去看，其實他比較是整

個宇宙巡迴的概念，這時朱老師採用的方式是比較中國道家思想，反

面遮撥的方式，就像老子講「道可道，非常道」的方式。他在講〈立

方體〉是一個危害地球、危害人類、危害自己的這個概念的時候，其

實它反面投射出來是告訴我們，生命還是整個宇宙最好的運作方式應

該是圓融的，是生生不息的，這才是一個生命的常態。所以〈囚〉跟

〈立方體〉是他從人生跟從宇宙的本質來探討，這兩樣東西也正是他

在創作「有情人間」和「浮世人間」時體會到的，所以大家可以在他

的作品中看到這種精神，每個人在他的作品面前可以感到自在、感到

輕鬆、感到很容易親近，其實就是體會到這種精神的展現。我想我就

做這樣的分析，謝謝大家。

莫家詠：我覺得最特別的就是，從吳館長的發言中我們可以發現，

朱銘老師其實是在不停地求變，不停地挑戰自己，不停地突破。我想

請問朱老師這種力量是從哪裡來的？因為您成名很早，您如果不突破

的話，可能比較安全一點。其實您心裡從未害怕過嗎？

朱　銘：作一個藝術家、一個雕刻家來講，那個創新、突破是一種

使命，如果沒有創新、突破的話就不太好。我補充一下這幾天有記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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問我的問題，關於〈囚〉，為什麼保麗龍也可以拿出來展覽？保麗龍

本來也是一種材料，我很喜歡刻好了就不要再翻，那是最好的，只是

有時保麗龍一刻就壞掉。我這次做了〈囚〉，有一個囚籠可以保護，

所以可以展保麗龍就好，我將保麗龍本身刻的痕跡、刀痕都保留下

來，連經過有塗東西的都把它留下來，這樣子赤裸裸的雕刻的感覺就

留下來了，這是我很喜歡的。所以這次是一個機會，讓保麗龍可以展

覽，也會是一個好作品，保麗龍可以放幾百年、幾億年都不會壞，聽

說很難爛掉。

還有關於〈立方體〉，那種作法跟我以前都完全不一樣，這也是

硬逼出來的。因為立方體是人類從頭腦想出來的，所以要表現作雕刻

的話，必須把頭腦變成方的，可是這樣子的形式用保麗龍或木頭都沒

辦法表現，所以就一定要讓這個人體是透明的，我就用鐵這樣做，作

品效果就出來了。這樣難度很高，因為沒有東西，你看一條一條這樣

切，第一條要放在哪裡，要怎麼做？從開始通通都沒有，然後鐵就要

開始做，難度很高。我用這樣子來表現頭腦是方的，然後外面又變方

的，人類又被方形的框住，反而是自己害自己，是這個概念所以產生

這件作品。

莫家詠：我看到老師在挑戰自己的時候有很多樂趣，可能就是這個

原因，所以不覺得害怕，不怕失敗。

朱　銘：說樂趣是比較輕鬆，事實上很辛苦。我刻了六十多年都沒

有停過，到現在都還在刻。隨便去找三個年輕的雕刻家，都沒有我的

工作量，我現在還這麼做，所以是越出名越辛苦。有人說我現在可以

休息都不做，問題是責任，對我作品的收藏者而言，收藏也是一種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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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，如果我不再繼續衝的話，可能這個責任就沒有做到了，所以不能

不刻，一定要繼續刻下去。到現在，我幾乎比一般的年輕人都刻得還

要勤勞，有些人說創作有樂趣、有快樂的地方是沒錯，可是想一想辛

苦和腰痠背痛也是事實。

莫家詠：所以藝術不單是修行，也是責任？

朱　銘：是責任。

莫家詠：真的是學到了很重要的觀念。

朱　銘：好像人家投資一個公司，買股票，這個公司要是經營不善，

股票就可能變成廢紙。所以我一定要拼，各方面都要照顧到，這就是

責任。還有就是經紀的資助也是責任，像經紀人到國外幫我到處安

排，也需要許多成本，合作這十年、二十年來，有的是合作三十幾年，

他辛苦了多少，你能夠說現在不要展覽了，我要休息了，可以嗎？所

以叫做人在江湖身不由己，沒辦法的，一定要做到不能動。像馬蒂斯

做到坐輪椅，之後他覺得這樣坐著也不是辦法，就開始剪紙，很簡單

就可以做，結果現在他最有名、最有價值的作品就是那時剪出來的。

所以藝術家是沒有退休的，選擇當藝術家是很辛苦的，從開始沒有名

氣，作品沒有人要，到最後想退都不能退，變成有責任繼續做下去。

當然這是看人，有的人不管這個，但如果有責任感的話那就不能退。

莫家詠：我很高興知道自己有一點和朱老師是一樣的，就是人在江

湖身不由己；也很高興自己跟朱老師不同的，是我可以退休。現在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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們開始提問的時間，有沒有朋友有問題問朱老師，或者是吳館長、董

教授？這是非常難得的機會。

提問一：朱老師您好，我剛進門口的時候，看到很多您的雕塑擺在

戶外，這個我感覺非常不同，感覺更貼近我們的生活，我看到有的人

坐在椅子上，有的站在最後一排中間的空位去照相，我剛開始不知

道，奇怪怎麼可以坐在作品上面照相，我就勸他們不要坐在那裡。我

要問的就是這一點，像剛才董教授講的，所以您是有意無意地留出一

個空間，讓大家嵌進去照相的嗎？

朱　銘：我的〈人間系列〉是在刻現在生活的點點滴滴，我很多系

列很多的主題，也有遊客，像〈排隊〉就是遊客，有人在那邊打瞌睡，

也有人逛博物館逛累了就坐在地下，也有人靠在牆壁上，也有〈三姑

六婆〉、〈運動系列〉都有，那就是在刻我們現在的生活。現在的生

活當然在安排的時候就要留一些空間，留一些餘地讓民眾可以進去參

與，這樣是最好的，是這個道理。還有誰要提問？時間很少喔。

提問二：請問朱老師現在有沒有構思下一個系列是什麼？

朱　銘：有在構思，但是不知道明天以後是什麼樣子，不但是我，

所有的人都是這樣，明天以後會變成怎麼樣沒辦法知道，可是我還是

拼命在想，想說我還會創新。

提問三：朱老師您的〈囚〉系列中，有一件是新婚的夫婦在囚籠裡

面，表現社會的一種服膺的枷鎖，您剛也說自己被囚了五十多年，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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想請問您的人生觀好像有不太樂觀的感覺，可以講一講您對人生的看

法是怎麼樣？

朱　銘：事實上，一個男的一個女的關在裡面，我跟我的老婆關在

裡面，不只是我不樂觀，我老婆也不樂觀啊。可是我們口袋都有鑰匙，

她也有鑰匙，想出去隨時都可以出去，有人這樣子出去然後又回來，

也有人談一談兩個人都出去沒有再回來了，這個巢就不要了。這是很

好的，這是快樂的，因為這個東西是他們兩個作的，並不是被人家關

的，你自己關得好幸福有什麼不好？當然有很多關得很淒慘、很痛苦

的也有，所以一個籠子就有兩面，有兩個大問題在那裡。人生的大問

題很難解決，也很容易解決，只看自己怎麼選擇，所以這個籠子最後

總結只有一句話：選擇。你要關就繼續關吧，你不想關就出去吧，沒

有人管你也沒有人限制你，是這樣子。

莫家詠：我還聽說過一個小故事，就是朱老師的那個籠子，他的鑰

匙給人藏了起來，收在朱媽媽的手上。

朱　銘：對，那是我的懷疑啦，因為為什麼會找不到？應該是她藏

起來了。

提問四：中國人總是講天圓地方，我想請問您的作品根源是從臺灣

出來的，可是您會不會覺得現在全世界都有您的作品，會不會有興趣

把世界上不同文化的其他元素放在您以後的作品裡面？

朱　銘：也有可能，我現在一直在構思這個問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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莫家詠：到時候再來香港一趟，我們再辦一個展覽。

朱　銘：當然希望，如果沒有再有創新我就不敢來了，也不敢面

對你們。

莫家詠：我想跟大家分享一段文字，我在讀林懷民老師的文章時，

他提到在巴黎看到您的作品覺得很驕傲，他在裡面看到藝術家的用

功、機緣，還有才華。今天聽過幾位的分享以後，我想我還看到藝術

家的勇氣，我覺得是一種不斷突破自己的勇氣，這是最值得我們敬佩

的。很感謝朱老師把您的藝術世界帶來香港，也打開您的藝術世界讓

我們進去享受，謝謝老師。

朱　銘：謝謝，謝謝大家。



自在人間—談朱銘人間雕塑　195

圖　錄：

圖 1　朱銘，〈立方體〉，

不鏽鋼，170×200×265 cm， 
2010，朱銘美術館典藏。

圖 2　朱銘，〈人間系列－囚〉，不鏽鋼、保麗龍，

210×250×150 cm，2009，朱銘美術館典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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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3　朱銘，〈人間系列－囚〉，不鏽鋼、保麗龍，

210×300×150 cm，2009，朱銘美術館典藏。

圖 4　朱銘，〈人間系列－囚〉，不鏽鋼、保麗龍，210×443.5×200 cm，

2009，朱銘美術館典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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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6　朱銘，〈立方體〉，

銅、不鏽鋼，230×230×380 cm，

2010，朱銘美術館典藏。

圖 5　朱銘，〈人間系列－排隊〉，銅，等身尺寸，

2002，朱銘美術館典藏。


